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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狗记》 在近代地方戏中的流变
吕　 茹

摘　 要： 《杀狗记》 虽在五大南戏中评价不高， 但是因其剧情强调血缘伦理价值， 在戏曲演出舞台上

仍经久不衰。 近代随着地方戏的兴起， 《杀狗记》 又成为各剧种声腔的保留剧目， 流传甚广。 因其民间戏

的特性， 促使近代的民间艺人在演出时沿袭明清民间艺人的舞台演出本之外， 对故事情节、 表演效果、 曲

体形式等方面进行完善与丰富， 使之在近代戏曲舞台上呈现不同的风貌， 并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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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狗记》， 乃 《永乐大典》 “戏文目录” 著录， 作 《杨德贤妇杀狗劝夫》； 明徐渭 《南词叙录·宋

元旧篇》 著录； 清徐于室编、 钮少雅订 《南曲九宫正始》 题作 “杀狗记”， 并注 “元传奇”， 不题著

者。 《曲品》 等亦著录， 皆列在无名氏名下。 元代后期作家萧德祥亦作 《杨氏女杀狗劝夫》 杂剧， 与

《杀狗记》 关目、 曲词多有相似， 有学者云南戏据杂剧改编， 亦有谓杂剧出自南戏。 目前并无可靠依

据， 有待探考。①

元本虽已失传， 但在钮少雅以辑佚宋元南戏的 《南曲九宫正始》 中尚引录元本 《杀狗记》 ８０ 支古

本佚曲， 未经明人改动。 这些佚曲与极古阁本中相应的曲文相较， 不仅场次编排上有所出入， 而且曲

律上的改动也极多。
明代曲坛流行翻改古本南戏， 且多不遵照原作， 《杀狗记》 曾引起吴中情奴、 沈兴白、 冯梦龙、 吕

天成、 徐时敏等明代文人翻改的兴趣②。 今存冯梦龙改本和暖红室刊本， 实为汲古阁刻本 《杀狗记定

本》。 可见明人改本虽多， 但冯梦龙改本犹胜于其他改本， 然今存本已与元本相差甚远。 另有明嘉靖三

十二年詹氏进贤堂刊本 《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杀狗》 （简称 “锦本” ）， 不仅宾白大大少于汲古阁

本， 而且曲词也与汲古阁本多有不同。
明清选本方面， 明代前期散出曲谱可见， 昆曲的曲谱有明蒋孝辑 《旧编南曲谱》， 载录 《杀狗记》

散曲极多； 明沈璟继承蒋孝而改编辑录的 《南曲谱》， 与汲古阁本、 元本中曲文也不尽相同， “多从坊

本创成曲谱”③， 应是当时流行的一种改本。 明代后期的昆曲散出集及徽调、 弋阳腔散出集几乎不见

《杀狗记》， 只有 《词林一枝》 收 “破窑取弟” 一出。 可见 《杀狗记》 于明代前期还活跃在舞台上， 而

明代后期就淡出舞台。
清末民初， 昆曲选集 《纳书楹曲谱》 及 《集成曲谱》 只收 “雪救” 一出， 与汲古阁本曲词基本相

①

②

③

基金项目： 本文系 ２０１５ 年度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科研项目 “越剧传承人茅威涛口述史研究” （ ＺＪ１５ＦＹ００４） 的研

究成果。
庄一拂认为南戏 《杀狗记》 取自元杂剧， 钱南扬认为元末萧德祥将南戏改为元杂剧， 二人观点完全相左。 庄一拂编著

《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２ 年版， １０ 页； 钱南扬著 《戏文概论·谜史》， 北京：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９ 年版，
１４６ 页。

相关记载见于吕天成 《曲品》、 王骥德 《曲律》 及 《曲海总目提要》 卷五 《五福记》 中。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中国古典

戏曲论著集成》 （六），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１９５９ 年版， ２２５ 页；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四）， 北京：
中国戏剧出版社， １９５９ 年版， １５１ 页； 董康校订 《曲海总目提要》， 天津市古籍书店 １９９２ 年版。

（清） 钮少雅 《南曲九宫正始·自序》， 王秋桂主编 《善本戏曲丛刊》 （第三辑），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８７ 年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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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杀狗记》 保存于近代昆曲舞台， 苏州昆剧仅存 “雪救” 一出。 清光绪年间， 温州昆剧舞台曾上演

此剧。① 随着弋阳腔在各地流播产生的各种地方高腔， 使 《杀狗记》 在地方戏中也有遗存。 下面对与古

本 《杀狗记》 有渊源关系的、 具有代表性的昆剧、 青阳腔、 梨园戏、 莆仙戏、 秦腔等剧种声腔的传承

与演出状况进行详细考论。

一、 《杀狗记》 在近代地方戏的渊源考述

《杀狗记》 在长期流传过程中， 经过各剧种声腔的搬演、 改编， 出现了不同的版本。 总体上， 《杀
狗记》 版本有： 其一， 最早版本为元刊本， 然元本已不存， 仅在 《南曲九宫正始》 中尚存佚曲 ８０ 支；
其二， 明人改本， 有锦本、 汲古阁本， 多由昆山腔演唱；② 其三， 明清选本， 曲词属于古本， 增补大量

宾白的民间舞台演出本， 多为安徽、 江西、 浙江等地流行的弋阳腔、 徽调的散出选本， 如 《词林一

枝》； 其四， 近代地方戏脚本， 有青阳腔、 梨园戏、 莆仙戏、 秦腔、 评剧等高腔、 乱弹的抄本、 刻

本等。
现将汲古阁本第十二出 《雪夜救兄》 之 【下山虎】 一曲与近代苏昆本的曲文、 宾白比较如下：

汲古阁本 《杀狗记·雪夜救兄》 苏昆本 《杀狗记·雪救》

【下山虎】 有一个醉汉倒在街坊， 大雪纷纷下，
看着惨伤。 我好意教你开门早商量， 笼些火焰，
教他吃口滚汤。 救人一命活， 胜造七级浮屠福寿

昌。 你若不开门， 后倘或死亡， 带累邻家遭祸殃。
〔内介〕 这个人好不达时务， 人家要睡， 只管在

此絮烦。 〔小生〕 啐， 正是我有救人心， 人无怜

我意。 两下不开门， 我也自回去。 〔作走， 又沉吟

介〕 且住， 我孙荣在此嚷了这一回， 那东邻西舍

都晓得我的口声。 这汉子酒醒了， 回去还好。 倘

然不醒， 冻死了， 明日他每起来看见， 只道我谋

死了他， 劫了他的财帛。 可怜这一场没头官司怎

么了？ 也罢， 不免把这醉汉扶在房檐下， 躲些风

雪， 不强似在这雪里眠。 或者不死。 也未可知。

〔作拂雪介〕 呀！［１］

【下山虎】 有一个醉汉倒在街旁， 大雪洋洋下，
见着惨伤。 我教你开门打伙儿商量， 笼火焰， 教

他吃口汤。 救得人一命， 胜造浮屠福寿昌。 若不

开门， 后倘或死亡， 连累邻家遭祸殃。
〔内〕 半夜三更， 人家正自要睡， 哪个在门外絮

聒， 快与我走开。 〔小生〕 有个醉汉倒在雪里，
烦你们出来救救他。 〔内〕 原来是叫化， 孙二人

家倒在雪里， 与你何干， 再在此絮聒不休， 连你

一起推在雪里。 〔小生〕 咳！ 我有救人心， 人无

怜我意。 四邻不开门， 我也自回去。 且住， 我在

此嚷了半天， 那东邻西舍都晓得我的口音。 这汉

子倘然冻死在此， 明日他们起来看见， 岂不要疑

心是我谋死的。 这一场无头官司又要套到我身上

来了， 也罢， 不免把这醉汉扶在房檐下， 使他少

避风雪， 或者不致于死。 〔作拂雪扶生起介〕 （小

生） 呀！［２］

　 　 经汲古阁本、 苏昆本比勘得知， 曲词基本相同， 宾白的差别较为明显， 主要表现是汲古阁本作为

文人的改本， 宾白简略文雅， 适合案头阅读。 苏昆本作为舞台演出本， 演员为了更加淋漓尽致地展现

剧情， 将念白演绎得更为细腻动人。 除苏昆本 “雪救” 中 【下山虎】 之后的这段念白外， 【小桃红】
一曲之曲前、 曲后各一段孙荣念白， 也可作为例证。 由此， 苏昆演出本沿袭了明代文人翻改的汲古

阁本。
《杀狗记》 在近代流传中， 青阳腔、 莆仙戏、 梨园戏等地方戏的脚本， 沿袭了明清时期徽本、 弋阳

９２１

①
②

同福班上演此剧时， 剧名易为 《屠狗记》。 永嘉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沈沉辑 《永嘉昆剧》， １９９８ 年版， ７４ 页。
近代刊行的昆曲曲谱 《纳书楹曲谱》 《集成曲谱》， 收录了 《杀狗记·雪救》 的折子戏。 与汲古阁本相较， 《雪救》 一出

戏中的 【蔷薇花】、 【驻云飞】、 【水红花】 三支曲子为两个近代昆曲曲谱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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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本选集， 增补了大量宾白， 属艺人的舞台演出本。 现将 《夫妇叩窑》 之 【粉蝶儿】、 【石榴花】 两曲

比较如下：

《词林一枝》 《杀狗记·破窑

取弟》
青阳腔 《杀狗记·叩窑》 梨园戏 《孙荣·入窑》

【下山虎】 玉兔东升， 夜阑人

静， 冷清清掩上窑门。 止禁着

寒炉席冷， 对着一盏寒灯。 俺

孙荣时乖运蹇， 被哥哥赶将出

来， 谁知道恁般情兴？ 哑子谩

尝黄柏味， 难将苦口对谁言。
俺孙荣被哥哥赶将出来， 困守

破窑苦。 俺只得权居瓦窑， 举

目又无亲， 回头空见影随身。
窑内这等冷， 不知窑外若何？
正是一天 星斗灿， 万里月华

明， 仰 观 疏 刺 剌 半 天 星。 好

冷， 正是天有不测之风云， 人

有旦夕之祸福。 霎时间起阵狂

风刮地灰尘。 不免将书来看捱

寒则个， 手儿里拿着一本误人

书， 当日哥哥赶我出来之时，
他说兄弟家业不与你均分， 案

上书卷任你取之， 孙荣彼时取

上一本， 指望荣登廊庙， 谁知

今日困守破窑呵！ 书被你误得

我冷冷清清， 眼前虽然贫困，
久后终有发达之时。 还需要温

读了几声， 书中自有黄金屋，
孙荣住得破瓦窑。 书中自有千

钟粟， 孙荣家无隔宿粮。 这书

吃又不充饥， 卖又不值钱， 难

道一字直千金？［３］

（小生唱） 玉兔东升， 玉兔东升。 更阑人静

冷清清， 对着一盏孤灯， 受凄凉， 许多情

兴。 （白） 十谒朱门九不开， 满头风雪却归

来。 归家 羞 睹 妻 儿 面。 拨 尽 寒 炉 一 夜 灰。
我， 孙荣， 被 哥 哥 赶 将 出 来， 朝 无 饭 吃，
夜无衾盖， 几时得个出头日子？ （唱） 【下

山虎】 权居寒窑 （又）， 举目无亲。 （白）
我想此窑， 乃是吕蒙正先生住过来了。 差

矣！ 吕蒙正先生， 虽然住此破窑， 尚有刘

氏千金作伴。 （唱） 我孙荣， 怎么比得他来

了。 回头只见影随身。 （白） 室内寒冷， 不

知室 外 什 么 光 景？ 不 免 推 开 窑 门 看 来。
（唱） 远观看， 疏朗朗却有半天星。 （白）
适才一轮好明月， 却被黑云遮住了。 自古

道天 有 不 测 之 风 云， 人 有 旦 夕 之 祸 福。
（唱） 远观看， 疏朗朗却有半天星。 这壁

厢， 月华 明。 这 块 儿， 云 霭 霭； 那 块 儿，
雾沉沉。 一霎时冷风刮起， 刮起了灰尘。
（白） 窑外寒冷， 不免进窑去。 身上单寒犹

自可， 肚中饥饿实难当。 不免将书拿一本

来看， 挨过便了。 （唱） 手拿着， 一本圣贤

书。 （白） 嗳！ 书！ 为你被哥哥赶将出来。
他道狗才！ 家私不与你分， 架上古书， 是

你所爱 之 物， 任 你 拿 去。 彼 时 听 得 此 言，
心中甚喜。 随手拿一本， 原来是一本古文。
（唱） 又道书中自有黄金屋， 孙荣住的破瓦

窑。 书中自有千钟粟， 孙荣家无隔宿粮。
饥时当不得饭， 寒来遮不得身， 饥寒二字

不堪炊。 那虽是一字直千金 （又）。［４］

（唱） 月上东边， 正更深

人睏静， 满天霜雪遍地

如铺锦。 （白） 窑外青

清， 不 免 入 窑 内 去。
（唱） 纸被单， 芦席冷，
又兼独自对月光， 无兴

无彩。 我住破窑举目无

亲， 边 头 那 见 影 随 身。
我侢 当 得 破 窑 障 青 清，
飙飙 狂 风， 吹 起 土 尘。
（白） 一阵风吹窑门， 不

免抱 石 将 席 压 住， 一 阵

心闷， 不 免 将 书 拿 来 月

下 观 看 解 闷 一 番。 嗳，
书啊。 （唱） 力只古人

书， 我 仔 细 看 来 因。
（白） 我记得当初， 在我

哥面 前 说 二 句 话， 我 说

哥啊， 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 自 有 千 钟 粟、 黄 金

屋。 为 说 这 句 话， 被 我

哥打 赶 出 门。 想 着 起 来

着书你误。 （唱） 着书

误， 我今受苦都亦勿會

尽， 我 食 都 亦 无 得， 还

会穿得， 侢通说是一字

值千金。［５］

　 　 近代青阳腔、 梨园戏的曲白沿袭了 《词林一枝》 的徽调演出本， 如 《词林一枝》 【下山虎】 一支

曲子中末句云： “书中自有黄金屋， 孙荣住得破瓦窑。 书中自有千钟粟， 孙荣家无隔宿粮。” 四句唱词

为孙荣面对手中之书， 无奈忍受饥寒的感受。 “书中自有黄金屋” 等通俗诗句在元代南戏中常见， 为文

化程度有限的市井小民喜闻乐见。 明清选本应是承袭元本， 后近代青阳腔将之继续敷演。 汲古阁本作

为文人选本， 如此通俗易懂的曲子无需再继承发挥， 故汲古阁本并无四句通俗化的唱词。 梨园戏 《杀

狗记》 曲白经过泉州方言化、 简略化的处理， 与 《词林一枝》、 青阳腔选本基本相近。 莆仙戏 《元春牵

狗》 为 《杀狗记》 的删节本， 保留了古本的精华， 与锦本曲牌大致相同， 如第一场 “元春首出”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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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降黄龙】 的七遍曲子， 与锦本 《杀狗·请读史书》 中的七遍曲子相同， 较大程度上保留了古本的

风貌。［６］［７］

总体上， 《杀狗记》 各版本之间的差别十分明显， 以汲古阁本为代表的明人改本与苏昆演出本的曲

牌、 曲词基本相同， 继承文人的改本系统。 因其重视案头阅读的文本特征， 故苏昆本对于曲白的改动

不多。 近代的青阳腔、 莆仙戏及梨园戏等， 与明清徽本 《词林一枝》 本的曲文、 宾白相近， 承袭至民

间社会的舞台演出本。 随着不断的演出， 艺人们亦有不同程度的发挥与改动， 因此 《杀狗记》 在近代

各地方戏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差异。

二、 情节的流变

明清时期， 文人就已对 《杀狗记》 作一定程度的修正与补充， 而近代地方戏搬演的 《杀狗记》 承

袭民间艺人的市场舞台演出本， 也存在不同的手抄本、 口述本。
（一） 情节的修正

《杀狗记》 在长期流传的过程中， 文人及市井艺人不断深化对原剧情节的认知， 对其中不符合逻辑

的细节进行补充更正， 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１􀆰 故事结局的不同演绎

《杀狗记》 元本已佚， 《南曲九宫正始》 等曲谱仅存佚曲， 明清选本 《词林一枝》 存一出 《叩窑》，
剧本全貌难以勾描， 仅有明人锦本、 汲古阁本保存 《杀狗记》 全貌。 对于 《杀狗记》 主要人物结局，
锦本第十出 《旌表贤妇》 【排歌】 有所敷演， 即孙华追授令尹， 杨氏赐贤德夫人， 其弟封县丞， 突出了

此剧维护风化的创作主题。 因其宾白较少， 属于舞台演出本中的节本， 故未对孙华两位结拜兄弟的结

局进行交待。
汲古阁本将锦本中孙荣两兄弟的官职进一步坐实， 孙华夫妇授予虚衔美名， 而孙荣因见义必为、 克

尽事兄之道， 得以立即走马上任。 两个乔人终因 “状告不实” 之小罪， 得到异常严酷的刑罚。 结局的

不同， 反映了汲古阁本中以文人为重心的修改思路， 宣扬 “王化以亲睦为本， 维风以孝友为先” 的创

作意图。
莆仙戏今存两个抄本： 一题 《杀狗劝夫》 （莆田本）， 一题 《元春牵狗》 （短出）。 两个版本均属节

本， 均保留了古本中重要的场次， 删去了许多情节人物， 更多强调了嫂子元春的开朗包容、 和蔼亲近。
莆仙戏的两个版本对于结局的处理， 皆是在弟弟埋尸之后戛然而止， 对主要人物的心情均未充分表现

与敷演， 结局描写过于匆忙。 梨园戏 《孙荣》 作为上路内棚头传统剧目之一， 最后一出 “相认” 演绎

孙荣考中状元， 奉旨封为本地巡按， 全家庆贺团聚。 对于两个反面人物的结局， 也并无交待。 梨园戏

以孙荣高中团圆为结局的处理， 是与锦本、 汲古阁本处理迥然不同的版本。
秦腔 《杀狗劝夫》 是一出短剧， 以李氏杀狗劝夫为重心， 最终真相大白后共聚一堂。 傅惭、 寇密

妄图讹诈， 失败后狡辩， 被弟弟常华赶跑， 改编合乎情理。 评剧 《打狗劝夫》 共两场， 处理与秦腔类

似， 然剧情设计小有变化。 主人公桑氏打狗劝夫的真相大白后， 兄弟俩和好如初， 车三、 王二趁火打

劫不成而羞愧奔走。 秦腔与评剧的结局处理， 体现 《杀狗记》 在市井演出中适应了底层百姓简单淳朴

的审美趣味。
２􀆰 封建说教及离奇情节的去除

剧作家编设作品时， 多有所本， 不会凭空结撰无意义而又逻辑不通的情节。 对于剧中关键的情节杀

狗劝夫， 杀狗于门或磔犬门祭是一种遥远的御邪古俗。① 《杀狗记》 中设计的杀狗而弃狗尸于门前的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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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便是受到了这一古俗的影响。 用人类衣帽装饰狗的构思， 至今为人熟稔。 民间认为黄犬的疗疾功

效甚佳， 尤其是狗心以及狗心室结石的 “狗宝”。 剧中杨月真、 迎春以黄狗心合药为由向王婆索狗， 本

是依托于民间医俗， 绝无杜撰。
锦本作为舞台演出本中的节本， 第九出 “杨氏买狗” 敷演杨氏设计劝夫， 以合药之名欲买隔壁邻

居王婆之狗， 情节处理并无不妥， 保留了古本的风貌。 汲古阁本中， 文人重视此剧弘扬的风化功能，
增加了两个乔人的无耻行径， 强调孙荣被逐不怨、 见义必为的品格， 还加入王老、 吴忠等串场人物进

行的封建说教与劝诫。 第二十五出才破题敷演 “月真买狗”， 照应剧名。 除锦本内容外， 汲古阁本演绎

杀狗劝夫的情节时还添加第二十六出 “土地显化”， 剧作家认为杀狗扮人形， 不能蒙混过关， 于是借助

于神灵显化， 将狗变为人形， 以便剧情的顺势推演。 尽管从情节逻辑上看似顺理成章， 其实是对编剧

苦心的不察。
近代地方戏中， 对 “杀狗劝夫” 这一关键情节进行了艺术的创造与加工。 莆仙戏两个剧本均是节

本， 删去许多封建说教与神仙显化的情节。 尤其是 《元春牵狗》 比 《杀狗劝夫》 的剧情更加精炼， “后
门惊狗” 一出中， 孙华荣醉饮后回家， 走到后门发现一具尸体， 由于他醉眼迷离， 不辨人狗， 惊慌失

措， 遂去向两个难兄难弟求助。 不仅为接下来求助孙荣的剧情做了铺垫， 同时也增加一段净丑戏来舒

缓紧张的舞台气氛。 最终孙荣与两个乔人绝盟， 回归到杨氏 “劝夫” 主戏上， 使汲古阁本的说教成分

大幅减弱。 梨园戏 《孙荣》 与莆仙戏两个剧本的设计思路异曲同工， 剧本精炼完整， 无大量封建说教

成分， 亦无神仙显化等离奇的情节， 改编较为成功。
秦腔 《杀狗劝夫》 围绕 “杀狗劝夫” 进行敷演， 与莆仙戏、 梨园戏的敷演类似。 开场将李氏杀狗

之事一笔带过， 而醉酒后的常棣不辨人狗， 欲找两个乔人相救， 反遭讹诈， 尔后在弟弟常华的帮助下

掩埋狗尸， 结局真相大白。 剧中几乎无说教成分， 亦无离奇情节。 评剧 《打狗劝夫》 改编与之类似，
不作赘述。

（二） 强化舞台演出效果

《杀狗记》 在近代地方戏的流传过程中， 弱化了明代文人改本的审美， 强化舞台表演的效果， 如汲

古阁本的曲多白少， 且曲词文雅， 角色行当中净、 丑戏份的安排等， 在地方戏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
１􀆰 科白增加

汲古阁本 《杀狗记》 中， 每出戏皆有各个角色行当的大段曲词演唱， 净、 丑的演唱也比较多。 相

对而言， 宾白与科诨太过简单， 舞台场面相对枯燥， 近代地方戏重视舞台演出效果， 增加科介与对白，
使舞台效果更加活泼生动。 如汲古阁本第三十一出 《夫妇叩窑》， 明清徽调选本 《词林一枝》 以及近代

青阳腔 《杀狗记》 仅收录这出戏。 叙孙华经过移尸一事后， 亲自去窑中向孙荣认错。 剧作家有意安排

叔嫂窑门内外的纠葛， 突出叔嫂之间的伦常真情。 这种处理同样见诸于 《词林一枝》 以及近代的青阳

腔、 莆仙戏、 梨园戏中。 出场人物为孙华、 杨氏， 以人物的对唱为主， 亦有少量对白。 对于近代地方

戏而言， 舞台演出效果仍不活跃。 如夫妻二人在窑门外准备叫门， 汲古阁本仅有四句简单对白， 却在

梨园戏中敷演成大段动作性极强的对白， 现摘录部分科白如下：
（外、 贴同上念） 心慌步行慢。 （贴念） 事急出闺门。 （白） 员外， 卜到否？ （外白） 卜到

咯， 各行几步就到。 好哉， 到咯。 （贴白） 值处？ （外白） 者， 只处就是。 （贴白） 员外， 只处

不都是土堆。 （外白） 土堆有号。 （贴白） 号做是乜。 （外白） 号做瓦窑。 （贴白） 员外， 咱处

大厝住不去， 亏得你小弟来咧住破窑。 员外， 你是乜心啊。 （外白） 院君， 你都不识， 我小弟

识子六。 （贴白） 识子午就着。 （外白） 识子午就是识风水， 咱厝读书嫌可哗嚷， 来只处读书

较肃静。 只地是状元地， 我小弟日后望卜中状元。 （贴白） 员外， 乜话都是你说的。 （外白）
我说的都着……［５］（４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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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戏的这段演绎， 将夫妻二人入窑之前， 即将化解兄弟冲突之前的心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杨氏杀

狗劝夫后， 丈夫孙华终于认清两个无赖的丑恶嘴脸， 决定亲身向弟弟认错， 一家人即将迎来团圆相聚

的时刻， 舞台气氛活泼， 喜剧色彩浓厚。 对于弟弟入住瓦窑， 杨氏对丈夫的嘲讽挖苦， 孙华的故作糊

涂， 言语之中充满了对弟弟未来的期待与向往。 因此， 这段对白将兄弟矛盾的化解， 夫妻关系的轻松

融洽， 演绎得非常生动。 与汲古阁对比， 发现梨园戏中人物唱词经过通俗化的压缩处理， 并增添了大

段动作性极强的念白。 莆仙戏两个剧本也在明人改本、 明清选本的基础上减去大段文雅的曲词， 增加

了对白和情节， 使人物性格、 心理更加细致丰富， 充满喜剧的情趣。
２􀆰 净、 丑戏的合理安排

《杀狗记》 剧情强调宗族的血缘伦理， 绝少神秘色彩， 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 古本已佚， 锦本

却保留了古本的原始风貌， 仅有第八出 “两乔唆讼” 一出保存净、 丑戏份， 而杨氏出场有六出之多，
可见古本以杨氏为主要角色。 在明人改本中， 有意加强两个无赖的戏份， 试图通过暴露他们的无耻行

径以及处理家庭关系等方面， 使剧情有一定的警示与训诫的意义。 因此， 杨氏的戏份大幅削减， 净、
丑戏份大幅提升。 一般来说， 净、 丑戏作为调剂舞台气氛而存在， 戏份过多则喧宾夺主， 戏份过少则

舞台气氛沉闷单调。 汲古阁本中， 共三十六出戏， 而净、 丑作为主角的戏份竟有十余出之多。 如此设

计安排， 对主要人物形象、 剧本主题、 舞台场面都有严重的影响。
近代地方戏如莆仙戏、 梨园戏的处理， 净、 丑戏的安排非常合理， 与汲古阁本相比， 强调了嫂子的

胸襟开朗和宽容大度， 删除串场人物如吴忠、 县官， 大幅减少两个无赖的戏份， 加强了院君元春的戏

份。 以莆仙戏 《元春牵狗》 为例， “后门惊狗” 一出中， 净、 丑扮演两个乔人伴醉酒的孙华初次登场，
没有多余的表演。 此后 “移尸绝盟” 一出戏， 净、 丑脚色才作为次要人物出场表演。 在梨园戏 《孙荣》
中， 两个乔人出场仅有 “跋狗” 一出戏。

尽管地方戏中减弱了净、 丑的戏份， 但对净、 丑扮演其他人物的戏份进行了加强， 如梨园戏 《孙

荣》 中 “买狗”、 “杀狗” 两出中净、 丑分别扮演黄婆、 张三出场分别与杨院君、 迎春插科打诨。 尤其

是 “杀狗” 一场， 在汲古阁本杀狗情节用一句念白带过， 却被梨园戏敷演为一场重头戏， 现摘录部分

对白如下：
（旦白） 阮院君甲阮来寻你。 （净白） 今就鸡屎咯。 （旦白） 鸡屎抹你嘴须。 （净白） 拉飒

鬼。 敢是卜来寻我讨钱。 （旦白） 你还有欠阮的否？ （净白） 有啊， 许一日我共恁拖一支疯猪

母去宰。 （旦白） 是不爱食潘的。 （净白） 疯猪母不食潘， 我宰宰咧， 就挑去卖， 东街上， 西

街落， 南街去， 北街返， 拢总无人买， 那有一个莽撞汉共我打四两去， 亦不知是无柴， 抑是嘴

头紧赶卜食， 一下拔落去到下颏， 一下放落去到目眉。 亦而出来嚷咯， 恁大家啊， 张三咧卖死

猪母肉， 恁不通共伊买啊， 害我全担挑倒返来醃鹹， 许脚桶内还有淡薄。 迎春姐， 恁亦有欠我

的。 ……［５］（３９７－３９８）

目前可见锦本、 汲古阁本中均无杀狗情节的设计， 莆仙戏另一个节本 《杀狗劝夫》 中亦保留了

“设计买狗”、 “王三屠狗” 的情节， 为贴旦和丑的创造性表演， 并穿插大量的插科打诨。 两出过场戏看

似脱离主线， 实则点明了杀狗的主题。 可见梨园戏、 莆仙戏对于净、 丑戏份的处理十分合理， 缩减两

个泼皮的戏份， 而增加了净、 丑扮演其他人物的戏份。 秦腔、 评剧等剧种多为短出， 并未在买狗、 杀

狗情节上设计更多情节， 因此净、 丑戏多为两个泼皮担纲， 买狗、 杀狗的情节几近忽略。

三、 曲体的流变

近代地方戏对于 《杀狗记》 的演绎， 其曲体大致有三种类型： 一是昆曲曲牌体， 即近代昆曲演唱

南戏 《杀狗记》 的曲体形式， 沿袭了宋元以来南戏、 传奇的曲体形式， 从曲调的运用、 句格、 字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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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韵等方面来说变化较小。 二是以曲牌体为主， 杂以板腔体的曲体形式， 即地方高腔演唱的曲体形式。
“滚调” 是青阳腔的特色， 即在原有曲牌上增加散体近白的口语， 仍保留原有曲牌特色的唱法， 句格及

字数都没有固定的规限， 瓦解了严格的曲牌体制。 如近代青阳腔 《破窑》 一出中使用 “滚调” 的曲体

形式， 现摘录部分曲词如下：

词林一枝 《杀狗记·破窑取弟》 青阳腔 《杀狗记·破窑》

（小） 我嫂嫂在家庭， 行不动尘， 笑不露唇， 出

入的有人跟。 因甚的擅离夫君， 来扣小叔窑门？
到惹旁人论外人讲， 不道是孙荣， 反道是尊嫂嫂

做了上梁不正。 半夜三更， 小叔一定是不开门。
（旦） 你哥哥随后也到了。 （小） 忽听得一声道吾

兄， 唬得我战兢兢进退无门， 孙大郎若到此， 叫

孙荣难逃性命， 无计策只得牢顶窑门。［３］（１８５－１８８）

（唱） 嫂嫂往日在家庭， 行不动裙， 笑不露齿，
出外有人跟。 今日为何因？ 擅自离了夫君 （又）。
既是我嫂嫂， 为何日里不来？ 夜半三更， 你来、
你来私自叩我的窑门。 傍人不道嫂嫂不正， 反道

孙荣不正、 不正。 （旦白） 你哥哥也在此。 （小

唱） 忽听得吾兄随后跟， 唬、 唬得我战战兢兢。

只得是头顶着窑门。［４］（５５）

　 　 明清选本 《词林一枝》 作为早期青阳腔的选本之一， 其音乐形式受到了弋阳腔、 余姚腔的影响，
继承了 “滚调” 特色， 即音乐上腔、 滚结合， 曲文中韵、 散结合， 突破曲牌联套体的曲体结构。 而近

代青阳腔曲文中所加之 “滚” 与曲辞、 夹白已完全融合在一起， 无法分辨原曲文及所加之 “滚” 句，
彻底瓦解了原有的曲牌体制， 使曲牌体向板腔体近一步靠拢。

三是板腔体的曲体形式， 其唱词不同于曲牌体的长短句， 而是以分上下句对称的五言、 七言、 十言

诗的格律为基本形式， 一般以七字句及十字句为主， 偶有五字句出现。 如秦腔 《杀狗劝夫》 中开场由

常华所唱 “摇板” 的十字句唱词： “适才间我哥哥寺门经过， 不知他到街上去买何物？ 我不能在寺里坐

下受饿。” ［８］常华所唱十字句， 可分为三、 三、 四三个小节。 七字句一般分为二、 二、 三的三个小节，
如评剧 《打狗劝夫》 桑氏在劝夫时的七字句唱词： “真假不分上了当， 有眼无珠交豺狼， 狼鹿结拜在山

岗， 狼若有难鹿搭救， 鹿若有难狼躲藏。” ［９］ 演唱时， 五言、 七言、 十言的上下对称句构成一个齐言体

的单乐段， 可作多次变化重复， 也可采用多种板式， 若干个单乐段构成一段完整的歌唱。
总之， 《杀狗记》 得以流传至今而传唱不衰， 明清时期有明人改本与明清选本的刊刻传播， 得益于

文人修改以及出版商的梓行。 而 《杀狗记》 在近代地方戏中的流传， 主要归功于民间艺人的改造。 民

间艺人从底层民众的审美情趣出发， 对剧作创新改造， 不仅弥补、 修正原有的故事情节， 亦大量增加

动作性较强的科白， 补充净、 丑行当的戏份， 强化舞台的演出效果， 进而使这一传统剧目在历古至今

的戏曲舞台上不断焕发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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